
■ 黄仕忠

枫桥乃江南名镇，区内地势南高北
低，有枫溪、栎溪诸水，缘山出谷，汇为
枫桥江，北行入泌湖，水路舟楫可通钱
塘江、走大运河；东南背靠会稽山诸脉，
连绵纵深，西北面向浦阳江下游流域，
铺展开阔，形若会稽山之门户，出水入
山，进退自如。

秦汉之时，此地为大部乡，属诸暨
县。历经魏晋南北朝，沿袭未替。因系
婺越古道必经之路，隋时设有驿站。南
宋乾道八年（1172），析诸暨县东北十
乡，置义安县，县署即设于枫桥驿。淳
熙元年（1174），废义安县为枫桥镇，仍
属诸暨县。镇之所辖，因袭至今，区域
虽有盈缩，核心地带未有大变。故枫桥
古镇之由来，诚久远矣！

枫桥之名，由山溪及溪上所架之
桥而来。东来之黄檀溪和西来之白水
溪，于此交汇，溪畔古枫高耸，秋染层
林，故名“枫溪”，亦称“枫江”“枫川”。
隋开皇十年（590），高智慧起兵反隋，
有汪文者进据东阳，自称天子，隋文帝
遣行军总管杨素率军讨伐。杨素自会
稽（绍兴）发兵南下，一时枫溪津口，
戎马倥偬，而溪深流湍，不得骤渡。
因架桥梁，继修驿道，复建驿站。枫
桥之得名，实缘于此；枫桥驿之建，亦
始于此。

唐贞观四年（630），尉迟敬德至越
州，见杨素所建隋桥毁于山洪，遂鸠工
重建。是为双孔大石拱桥，高大壮观，
雄踞枫江。桥下通舟楫之利，桥头为货
殖之肆。是为枫溪江航运之起点，而枫
桥之名，远播宇内，不可磨灭。

枫桥之地，风俗殊异。浙境本多
方言，枫桥地处诸暨、绍兴之交，其语
言乃融合两地而自成一体，音节短促，
语如贯珠。此地之人，性如会稽山石
之坚硬，又如枫溪江水之清爽，耿直质
朴，尤重然诺。大略以务实为本，既重
农耕，亦尚文教。元末王冕，幼时牧牛，
不忘读书练画，尤擅“没骨画”，于画坛
独树一帜，所作《墨梅》诗，道是“不要人
夸好颜色，只留清气满乾坤”，非止个人
志趣之写照，亦为乡人品格之凝练。
同时有杨维祯，专心苦读，曾数载不下
楼，终成进士，其为人耿介，不媚于时，
尤长于诗，人称“横绝一世之才”，推为

“一代诗宗”。其诗婉丽动人，又雄迈
自然，号为“铁崖体”，非止为其独特气
质之呈现，亦是枫桥人慷慨情怀之自
然流露。明末陈洪绶，长于书画，“力

量气局，超拔磊落”，人谓“盖明三百年
无此笔墨”。其笔画线条，“愉悦恬静，
轻松欢跃”，盖将“笔情墨趣”抽象独立，
复加“变形”，戛戛独造，宛如枫溪江水
蜿蜒跃动。此“枫桥三贤”，不唯是枫桥
人之骄傲，亦堪为枫桥人之代表。其人
格 品 位 ，原 系 此 地 风 物 水 土 ，滋 养
而成。

枫桥镇上有“大庙”，1939年春，周
恩来同志返乡祭祖，曾在此作抗日演
讲，盛赞“诸暨民心可用”。本名紫薇
侯庙，始建于南宋，经明扩建，嗣清重
修，屹立于今。所祀之人，姓杨名俨，
非儒非僧非道，乃宋时枫溪江上一船
户，因仗义疏财，急公好义，活人无数，
乡人怀德，奉之为神。明嘉靖时，倭寇
为患，枫桥乡勇伏击于古博岭，晦暝中
似见杨神显灵助战，遂获大胜。事闻
于朝，敕封杨俨为护国保民紫薇侯，乃
建庙以祀，兼祀潘、柴二神。潘神传为
小商贩，以卖汤圆为生；柴神则以烧炭
为业。三人有德于乡，故敬以为神。
自此农历九月半，为迎神赛会，历时三
日，旌旗招展，百艺杂陈，人山人海，抬
阁、背阁、十番、鼓亭、龙灯等，悉数出
动，是为远近闻名之乡间台阁喜庆活
动，历四百余年而不衰。枫桥民风之
敦厚素朴，于此可见。

时至 20 世纪 60 年代，针对社会治
安与管理问题，枫桥镇创设“发动和依
靠群众，坚持矛盾不上交，就地解决，实
现捕人少、治安好”之经验,有关部门称
为“枫桥经验”，并于 1963 年获毛泽东
主席亲笔批示：“要各地仿效，经过试
点，推广去做。”进入新时代以来，全镇
上下深化枫桥经验，抓牢基层组织建
设，化解矛盾，防范风险，成绩显著，颇
受到党和政府肯定，“枫桥经验”更被写
入党和国家的重要政策文件。而此项
成绩之取得，实与枫桥人务实创新之文
化品格密不可分。

新世纪以来，因新城镇规划之实
施，各地掀起修志热潮。枫桥镇政府亦
组织乡土学者，纂修《枫桥镇志》，追溯
建镇沿革，历述文化传承，记录当今政
治文教及工农商各业发展情况，内容丰
赡，数据详实，既是当下之实录，亦可为
未来学者提供研究之资料。愚自小生
长于枫桥镇钱家山下村，年甫弱冠，外
出游学，忽忽已近半个世纪，然桑梓之
情，未敢一日或忘。今读此志，得悉家
乡历史与现状，受教良多。爰缀数语，
略陈所感。

（这是作者为《枫桥镇志》所作的序）

古镇的巡礼

■ 任芙康

小时记忆里，我爸我妈从无“庆生”
一说，唯对我例外，生日（阴历）必过，且
形成惯例，多年不改。自从考上重点中
学，拥有了家中最高学历，更是郑重其
事，每逢这天，全家一定“杀馆子”（川渝
多地计较字眼，觉得“下馆子”温吞，换
作“杀馆子”过瘾）。杀馆必得择馆，我
们只认“一品香”——古城餐饮翘楚。

每每“华诞”当天，商定好午餐或晚
餐，我妈总会早去，选定一个两面靠墙的
位置。人齐点餐，是“小寿星”的专利。
我亦乐此不疲，一来二去，便成熟练工。
成年之后，“一技之长”声名在外，凡有雅
集，图省事的东家，常委托我点菜。这活
儿有技术含量，须多面关照，主人的心思
得预先掂量，食客的口腹更不可辜负。
某年在青岛，作家张贤亮请客。他不设
预算，让我尽兴“钦点”。碰到这号豪杰，
更得顾及自己口碑，既帮他挣足面子，又
破费恰当，遂落得皆大欢喜。

当年服务家人小聚，好似小菜一
碟，晓得各人口味，顺便心痛一下我爸
的钱包。通常不读菜单，我可随口从鱼
香肉丝、回锅肉、喜沙肉、棒棒鸡丝、豆
瓣鱼、米汤煮青茶、松菌鸡汤、川北冰
粉、羊肉格格诸般菜品中，挑出五种荤
素凉热。唯有羊肉格格，袖珍蒸笼，成
为经典，次次人手一笼。

我爸是男人中罕有的不饮酒，我妈
乃川人中少见的不食辣。依次上桌的
几盘几碗，能侍候出一家三口的汤足饭

饱。个把小时中，说话多，吃菜多，向来
中心是我。对儿子完全放任的我爸我
妈，一辈子的脸上，始终是松弛的，不记
得有过“上进”“努力”的任何教诲。

总是天朗气爽的秋季，总是五味俱
全的饭食，总是各取所需的自在，杀馆
每年如期上演，延续到我当兵离家。

远在北国的天边，我开始自作主张，
将阳历、阴历的生日，全不放过。我的眼
前世界，两个日子，无论天晴落雨，尽为
吉日良辰。席罢人散，从无“又少一岁”
的失落。只有自己明白，一年两度张罗
生辰，并无深意，纯属内心饕餮的冲动。

虽热心呼朋唤友，却不喜人多，更
不认可“多个人，无非添双筷”的糊涂。
通常仅约三几位，找个静点的馆子，定
个小点儿的单间，只为方便吃、方便喝、
方便聊。我基本不邀两类客人，一是多
方忙碌的“华威先生”，一是“时间就是生
命”的急性子，而只请偏好随遇而安的知
交，这自会免去几多扫兴。觥筹交错的
根由，唯天知，地知，我知，绝不会话多漏
嘴。饭友们次次蒙在鼓里，只当主家因
馋请客，乐得凑趣助兴、大快朵颐而已。

阳历生日之后，歇些天，便到阴历
过生，这才是个“正宗”日子。我妈每年
会提前电话嘱咐：“莫忘了邀约几个耍
得拢的，上个馆子哟。”母亲八十六岁离
世后，老家另有亲人接手这份惦记，从
未耽搁过传递提醒。

前些天，今岁阴历生日前夕，快递
送来家人购买的德国啤酒、新西兰猕猴
桃。接着又见另一亲戚微信预告，明日

午饭之前，会有花束、蛋糕进门。颇感
惊讶，往年不曾有过如此隆重的“特
供”。一经讨问，才知本次生日非凡，属
于“逢五”，他们必得礼数周到，帮我衬
托出“小庆”的仪式。

因是亲人，亦不见外，道谢完便坦
诚相告，日后即或侥幸，芙康尚有“逢
十”之喜，务必不再沾光鲜花与蛋糕。
少时厂区四周，群山起伏，各种奇花异
草，早已屡见不鲜；花店所售，浓妆俏
裹，皆为艳俗。至于蛋糕，更非必备。
我其实是“厌弃”此物的，蛋糕本身无
过，独怕老者的吹烛环节。碰到气息短
缺，或牙齿咬合欠佳之人，众目睽睽下，
连呼数次，火苗仍顽强闪耀。而主角大
多老而弥坚，定然憋气再战。在众人呐
喊助威（连同助吹）下，终会大功告成。
不幸之处，糕身表面，已广受唾沫“洗
礼”。当年初次见识，人近而立，仍不胜
惊骇，吃时小心翼翼，探入蛋糕内部挖
出一勺，浅尝辄止。待日后凡有酒席话
语权，便力主改革，蛋糕照吃，主张不再
为难寿星（无论年高年少），废掉许愿、
吹烛的西方陋习。

接下来，我摊开巴掌，屈指食伴的
大名。推敲中，忽生一念，这回不妨试
试，闪开众客，来个闭门独享如何？我
便动手翻检储藏，看看最近月余的朋友
馈赠（均与生日无关），计有西宁羊肉、
柳河香米、芒市油焖笋、腾冲牛肝菌、连
云港海蟹、大竹肉丁面⋯⋯有模有样，
荤素兼搭，俨然土豪的“有米之炊”。

睡足一夜醒来，没有拉严的窗帘一

侧，照进仁慈的晨光。早饭之后，走进灶
间，裸袖揎衣，将自己升格为主厨。当蛋
糕、鲜花准时上门，恰好满室饭菜飘香。

这个旧历的正日子，这个“小贺”的
大日子，这个稀奇的好日子，自出心裁，
自斟自饮，消受了午饭、晚饭两餐。我
做事素求务实，有时又难免不伦不类，
沾染些不及格的浪漫主义。就像这天，
意念中恍兮惚兮，凡奉送我礼品的亲
朋，男女老少，齐齐驾临寒舍，欢跃举
杯，开怀畅饮⋯⋯

是日忙忙闲闲、忽饮忽食，虽无来
客，而亲情友情饱满纯正。人生的秋，
虽说夕阳有限，但见识过春与夏的万千
气象，竟无师自通地晓得，蛰伏的冬，是
早迟要来的，如此才有寻常的四季。本
来抓起一卷书，想着翻看几页，终究脑
子发懒，随手掷书作罢。便是如此一
天，光阴被充实，又被虚度，无甚用心的
平静中，啤酒喝得比平日多些。临睡时
分，兴之所至，再启开 330 毫升一瓶。
不是贪饮，只望助我早早入眠。而睡
实、睡够，往往是转天快乐的源泉。

关于生日，有人热衷高调做寿；有
人嗜好暗地作诗。这两种人走极端，均
与我不符。但我却仍爱生日之类，常

“师出无名”地张罗餐叙；偶尔写篇文
章，往往一稿数投，恨不得天下皆知。
这类文章不好弄，稍不留神便落人笑
柄：或是过五关斩六将的自炫，或是喝
凉水竟塞牙的哀怨。但我此刻涂抹《生
日》，无非记下些琐事，如能博人一哂，
就算送给诸君消遣的调料。

生 日

■ 毛卓兴

在工作岗位忙碌了几十年，退休了
来衢州协助妻子帮儿子带小孩，成为一
名“带薪保姆”助理。孩子自然是天真
可爱的，可生活轨迹改变了，社交圈子
不见了，一时心里还是有点没着没落
的。所以，开始一段时间，衢州对我来
说是没有太多感觉的。

真正触摸到这座古城的温度，是从
一个书屋开始的。

有一天晚上，我 10 点钟要到高铁
站接一位朋友，当时才 9 点，怎么打发
呢？呵着手走出金河湾小区，正踌躇不
前，见右侧有灯光闪烁，“南孔书屋”四
个大字便映入了眼帘。咦，小区边上什
么时候悄然出现一座书屋了？与其在
寒风中瞎逛，不如去书屋看看，我想。

进入门厅见有一个刷卡机，我犹豫
了一下，不知是如何计费的。这时，一
位女孩笑着迎了出来，还微微向我作了
一个揖，然后说：“老师好，拿身份证刷
一下就可以了，南孔书屋看书免费的
哦。”这一颦一笑，就是传说中的“衢州
有礼”吧。

书屋的阅读区灯光明亮，桌椅干
净，书架上分类摆满了书籍。我脑子中
冒出明代吴与弼的诗句：“灯明几净室
清幽，满眼图书托士流。”我选了本《在
衢州看见有礼中国》翻阅，耳边传来女
孩轻柔的声音：“老师，天冷喝杯热水暖
暖身子。”我回了声“谢谢”。一杯水的
体贴，让我这个寒夜里的陌生人，真切
地感受到了“有礼”的温度。

半小时后，书屋内只剩下我一个人
了。我有点过意不去正欲离开，女孩
说：“老师不急的，这里夜间 12 点才闭
馆。”话音刚落，一个穿着“骑手”马甲的
小哥，带着一股寒气进来了，脸冻得通
红。女孩也给他端上一杯热水，又给我
续上水。

我看只有我们两个读者，便与小哥
聊了几句。得知他是安徽宣城人，来衢
州送外卖两年多了。他说午夜有一波
送单高潮，在这间隙来书屋暖暖身、看
看书。“我在多个城市送过单，衢州是我
感觉最温暖、最有归属感的地方。”我问
为什么，他说：“金庸大侠说过‘温雅豪

迈衢州人’，这话我信。衢州人好心善，
不欺外地人。”

我要去车站接人了，便与两位告
别。临行时我对女孩说：“今晚你是最
美志愿者，有礼之城最美代言人。”她羞
红了脸，连说“谢谢，谢谢”。并告诉我，
她不是书屋的管理员，今晚是志愿替人
代班的。

后来，我去了衢州城乡多个“南孔
书屋”，遇到了许多温暖愉悦的人和事。
印象最深的，是在热闹的水亭门。这里
的古城门、天王塔和“三街七巷”，镌刻
着老衢州的历史记忆。

水亭街上，人流如织，市集喧嚣，烟
火气满满。水亭门外，就是衢州的母亲
河衢江。孙女小彩虹突然停步对我说：

“爷爷快看，这个奶茶杯好大好可爱
喂！”店门口有个比她还高的奶茶杯模
型，上面用衢州话写着“危险高兴宁着
尼”（很高兴认识你）。这间店古色古
香，并不显眼，头顶阳台上缀满了玫瑰
花，一看店名，原来这就是衢州有名的
打卡点“南孔爷爷的书房”，也是后来遍
布全城的“南孔书屋”的第一间书屋。

进到书房，小彩虹自己跑到儿童阅
读区去玩了。我刚坐下，对面一个十三
四岁的女孩问我：“老师您好，这本书是
你给我带来的吗？”我一头雾水，她手上
拿着一本《瓦尔登湖》。原来，女孩昨天
来书房，想借这本书阅读，结果管理员
查了电脑检索也没找到，女孩很是沮
丧。没想到，今天先我一步进来后，却
发现桌子上赫然放着这本《瓦尔登湖》，
让她很是意外，可一定是昨天在书房的
一位读者放的。

“老师，书中有张书签，还写着字。”
女孩把书签递给我看，只见上面写着：
赠人玫瑰，手留余香。梭罗在书中说：
善良是唯一不会亏本的投资。祝学习
进步！

我轻轻拿起那本书，感觉对这座城
市不再陌生。是呀，这座城市的暖流，
无需言语，就能如此默契地在一本书里
交汇。这份无声的举动，温暖了彼此，
感动了他人。

如果说书籍是暗夜里的灯，那么
103家“南孔书屋”，就是无数普通人用
善意相互点亮的灯火。

遇见南孔书屋遇见南孔书屋

■ 张亦盈 纪驭亚 徐楠

阳光踱过窗格，悄然落于书脊。
在浙江财经大学图书馆五楼，因为

“寻找校园文化印记活动”，我们意外发
现诺贝尔经济学奖在中国有个家——

“两奖”文献馆。在这里，全球唯一获诺
贝尔基金会授权的诺贝尔经济学奖专
题文献馆，与全国唯一的孙冶方经济科
学奖专题文献馆并肩而立，收揽中外经
济学思想精粹万余，如星河静淌于室。

静，出奇的安静。两馆中设“无手
机自习区”，如留白之境，为前来的学生
保留深读深思之隅。常有学生一坐便
是半日，唯与一本书、一个理论、一位经
济学家的思想碰撞。

若将时光倒回十余年前，恐怕谁也
不会想到，诺贝尔经济学奖的“中国之
家”，竟会落在这样一所省属财经院校
的图书馆里。

2009 年，学校图书馆拟建特色馆
藏。身为地方财经类学府，学校将目光
落于“经济”二字之上。无论何时，诺贝
尔经济学奖都是财经人仰望的浩瀚星
辰。图书馆遂决意筹建诺贝尔经济学
奖特色馆藏，收录历年获奖者著作与资
料等。2015 年 11 月，在孙冶方经济科
学基金会指导下，建成以经济学大师孙
冶方命名的孙冶方经济科学奖文献馆。

在 2015 年，文献馆迎来了一个重
要的时刻——诺贝尔经济学奖评委约

翰·哈斯勒到访。在参观过程中，哈斯
勒教授连连称赞，还主动表示，愿意协
助联系诺贝尔基金会和诺贝尔博物馆，
进一步推动双方合作。

窗外寒意流动，将原图书馆馆长吴
利群的思绪，引回 2016 年 12 月。彼
时，应诺奖基金会邀请，浙江财经大学
代表团抵基金会在瑞典的总部。

吴利群记忆中，斯德哥尔摩冬寒彻
骨，气温低至零下四十摄氏度，代表团
成员的手指几乎冻僵，却仍在逐字逐句
推敲联合声明。

“我们带去的不仅有联合声明文
件，还有我们师生特地制作的诺贝尔经
济学奖文献馆专题宣传片。”吴利群忆
及，谈判桌前，当宣传片中的画面停留
在图书馆木质书架上，那里整整齐齐排
列着历年诺奖得主的著作，基金会主席
劳斯·贺肯斯坦的眼神渐渐柔和。他看
见了来自东方的敬意：以八年之时，尽
集诺奖文献，建数据库，无偿开放，只为
一次平等对话。

笔尖在联合声明上划下姓名时，窗
外已是黑夜。但代表团每个人心中都
照进了阳光——从此，诺贝尔经济学奖
在中国有了一个家，而家的钥匙，握在
每一位年轻的浙财大学子手中。

“当时就觉得‘哇，好高深’。”工商
管理学大三学生祝伟霖说，大一开学
时，看到“诺贝尔经济学奖研学中心”招
新摊位时，自己还不知道这些背后的故

事，便毅然加入其中。“诺贝尔”三个字，
对身为财经新生的他，有一种极致的吸
引力。如今，像他一样被吸引而来的
学生，逐渐组成了一个特殊的学生团
队——“两奖”研学中心。

2020 年，学校在“两奖”文献馆讲
解队的基础上，组建“两奖”研学中心。
但可动用的人员仅有两奖馆讲解队队
员，不足 10 人。当时已是大三、本应卸
任讲解队队长的李玉婷选择留下：“我
太希望扩大‘两奖’馆影响力了。”

李玉婷发动自己的朋友圈，吸引了
一批同学，组建起包括诺贝尔经济学奖
和孙冶方经济科学奖研学部在内的六
大部门。而后，诺贝尔经济学奖学术月
等活动在研学中心同学们的努力下，有
序进行。

这段经历，成了李玉婷毕业简历
上浓墨重彩的一笔。毕业季的一场线
上面试，屏幕对面是杭州某互联网公司
的面试官，对方看完她的简历，只说：

“请立刻讲解一下你们的两奖馆。”
那一刻，照片墙上所有的面孔在脑

海中异常得清晰。李玉婷说，讲述时的
流畅，连自己都惊讶，那些经济学家的生
平、理论、趣事，原来早已刻进她的脑海。

今年，面对职业转型带来的压力
时，李玉婷想起孙冶方先生那句“一不
改志，二不改行，三不改观点”。她忽然
明白，文献馆给予她的不只是简历上的
亮点，还有精神上的供给——知道自己

要坚守什么。
两年前，祝伟霖接到了“两奖”研学

中心的接力棒。他思考的是，如何让
“两奖”文献馆走入更多人的视线中。
常规的展陈太冷静，思想的火花应该热
烈而绚烂。他和同伴们决定用非遗“龙
鳞书”的方式，将经济学大师的故事与
理论制成可翻动的长卷。

第一年，十多个学生花了一个月时
间，制作了数百片“龙鳞”，又花了整整
一天的时间，才将“龙鳞”粘黏成长卷；
第二年，附近社区的孩子加入了。稚嫩
的孩童眨巴着眼，认真地问：“这个爷爷
为什么能得奖？”祝伟霖蹲下身，用最简
单的语言解释“看不见的手”。这一刻，
学术传承展现出最动人的形态，不是仰
望，而是对话。

如今，“龙鳞书”每年增添新卷。不
断有新的获奖者出现在浙江财经大学
的学生手工长卷上。“两奖”研学中心的
队伍，也在不断延伸。来自俄罗斯的卡
佳成了新一代的讲解员，她负责为新入
学的国际新生讲解“两奖”文献馆的故
事。讲解中，她也在不断延伸自我的学
术认知，“我想接下来我会‘住’在这里，
很多课本上的知识更加鲜活了，我能够
跟最前沿的经济学知识对话。”

文献馆的照片墙每年都在增添新
的照片，它没有让经济学成为殿堂深处
仅供瞻仰的标本，而像一棵大树，带着
葱郁的生命力，不断生长新的年轮。

两馆并立“龙鳞”渐长

■ 厉守龙

20 世纪 60 年代末，作为老三届高
中毕业的我，在磐安山区的一个偏僻小
村上当班主任。

那个特殊年代，学生们上学是三天
打鱼、两天晒网。尤其是一个叫杰锋的
学生，常常上着课就不见了。一天晚饭
后，我走了近4华里山路，到杰锋家探个
究竟。一踏进他家门槛，发现杰锋不在，
堂屋角落里的小桌子散乱地放着课本、
作业本。只有两个弟妹在家逗闹，狗汪
鸡叫，好不热闹。等了近一个钟头，当最
后一抹红霞在西边的山峦消泯，背着满
满一筐野菜的杰锋才回到家里，刚放下
筐，他又忙不迭地点火、淘米、做饭。我
一切都明白了，大山里的孩子啊⋯⋯

此后，我经常在放学后到他家帮他
补课，好在山里工作时间是早晨9点到
下午3点。只是山里的夜晚静悄悄，寂
寥得十分难熬，没有电灯，煤油也十分
有限，我除了看书、写字、习作，便是看
流萤飞舞，听松涛夜吼。

一个近新年的黄昏，我正在房里改

作业，忽然响起咚咚的敲门声。我打开
房门一看，原来是从不主动上门的杰锋
同学。他怯怯地说：“厉老师，我送你一
件东西。”我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只是
随口说：“好哇，那我要谢谢你。”

他从口袋里掏出一张折成四四方
方的纸，恭恭敬敬地递到我的手上，我
打开一看，原来是一张挺括的新年贺
卡。只见上面用彩色画着高高低低的
山，山上点点滴滴地缀满了小村、小草、
小花，山头一轮红日冉冉升起，而红日
旁边则工工整整地写着：“老师，祝您新
年快乐！”

后来，我在家访中了解到，杰锋为
了设计好这张新年贺卡，还特地求教于
正在读中学的堂哥，同时，为了买到这
张体面的画纸，他还特地走了 15 里山
路。

此后，我也早已从山区飞到平原，
从村校飞到集镇，又从集镇来到城区，
事业有成，人过花甲的杰锋仍时有来
鸿⋯⋯每当我心烦意躁的时候，打开这
张已发黄发脆的贺卡，心中便涌现一股
沁人肺腑的甜蜜。

一张自制贺卡一张自制贺卡

名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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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的一景一物，皆是无声的史册，承载着独特的文化基因与精神传承。2025 年 11 月至 12 月，浙江日报联合省内五所高校共同

发起的“寻找校园文化印记”活动，正是一场由青年学子主导的、对校园精神矿藏的深度挖掘。

活动期间，我们收到众多凝结着历史温度与青春视角的投稿。《两馆并立“龙鳞”渐长》便是由浙财大青年学子“寻找”到印记后和

本报记者共同采写的。在浙财大的“两奖”文献馆，我们看到的不仅是一所高校的特色馆藏，更是学术精神生生不息的校园表达。

艺境

浙江省第九届青年美术作品展作品 金也《远方》


